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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大陸 2023年就業形勢及對社會影
響觀察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姜以琳主稿 

 

 中共採鼓勵青年考研，擴大公務員崗位緩解失業問題，但每年畢業

人數不斷增長已成長期現象，單靠政府調控難以解決青年失業。 

 青年失業將造成家庭關係惡化、人口老化及貧富差距拉大等三大問

題，官方須採與國際企業合作等更積極方式創造白領工作機會，應

對青年就業困境。 

 

（一）前言 

2022 年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超過一千萬人，為因應這批畢業

潮，中共積極創造公家單位工作，並鼓勵各省市鄉鎮推動「青年就業

港」，為失業及高校畢業生提供就業訊息。然而失業率仍然相當高，

青年失業率在畢業季（7月）甚至高達近 20%。同年 12月 15日至 16

日，中共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強調「穩增長」為 2023

年工作要項，並強調「擴內需」、「促消費」重要性。 

學者專家雖估計陸 2023年景氣可望迎來轉折（GDP可達 5至 6%的

成長）。但多位學者直言，擴大國內消費首要之務是增加工作機會，

而 2023 年將有 1,158 萬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勢對原已飽和的就業

市場產生巨大衝擊。失業率高時，青年人口就業最為不易，故本文以

青年為主體，討論 2023 年就業情勢，並對青年失業可能造成之社會

衝擊進行分析預判。 

 

（二）考研考公人數驟增 

2023年的青年失業率勢必受到畢業潮衝擊而上升；自 2020年疫

情以降，青年工作機會受到衝擊，且大學畢業人數受到高教擴張影響

逐年上升，造成 2022年青年失業率較過往顯著提高。2023年的就業

市場上尚有 2020年至 2022年的失業青年，到畢業季又將注入更多的

大學畢業生。即便整體而言就業機會增加，對剛踏出校門的新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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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也難有明顯好轉。過去三年間的經濟景況，讓剛畢業的青年有

兩種不同於以往的表現：首先，渠等選擇繼續升學的意願上升，就算

明知沒有必要讀研究所，也會選擇留在學校，等待就業市場好轉再求

職；此外，畢業後進入公部門的意願快速上升，即便多處公務員減薪，

公務員類的體制內工作依然是大城市畢業生求職的上上之選。可以預

計的是，中共今年也將創造大量公務員崗位，招收畢業生入職以舒緩

青年就業壓力，然而杯水車薪效果恐有限。 

 

（三）青年失業將惡化家庭衝突、人口老化及貧富不均 

從全球觀點而言，陸青年失業率非全球最高。OECD資料顯示，

疫情期間，西班牙、希臘、哥斯大黎加都曾高達 25%，法國、義大利、

瑞典、比利時也都在 20%以上。惟各國社會經濟脈絡不同，陸高比例

青年失業極可能帶來嚴重社會後果，恐將至少帶來三大負面影響： 

首先，青年失業對家庭關係有嚴重負面影響。家庭在華人社會乃

為重要的社會保險。舉凡急難因應、個人健康問題、老人與兒童照護

等，皆是由家庭承擔第一線責任與提供第一時間救助。青年失業者皆

為工作年齡段的子女，也意味著老年父母將持續扶養成年子女。 

陸是全球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之一，一般情況下男性與女性的退

休年齡分別為 60和 55歲（從事有害人體健康的特殊工作者及女性工人則更

早）。若以女性 28歲作為平均生育年齡，則大學畢業的青年失業時，

父母已近退休年齡。若此時尚須延長扶養成年子女年數，對老年人口

無異於形成相當程度的財務壓力及關係上的緊張。更何況大多父母未

曾預計要扶養已完成求學階段的成年子女，反而常期望由成年子女畢

業後即協助家庭經濟。青年的家庭關係容易因為他們的失業狀態而變

得緊張，而家庭關係緊張可能造成家庭衝突，形同降低家庭作為社會

保險的重要功能。 

再者，對社會人口而言，青年失業將進一步造成晚婚晚育。2022

年陸人口負成長，若無重大社會變化，預計短期內人口將延續此一趨

勢。人口負成長可造成經濟、政治、民生等全面性的社會影響，在我

國被視為國安問題，在陸亦受高度重視。政府為鼓勵女性生育，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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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剩女」的性別標籤，期望藉此讓受過高教育的女性主動進入婚

姻。而人口負成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青年晚婚、晚育。雖然現階段

青年晚婚晚育現象主要來自延長教育年數，但青年失業將更顯著的推

遲婚育行為。兩岸三地的青年結婚與生育意願皆與經濟相關。大批青

年失業，意味著適婚年齡的青年無法結婚。生育與婚姻在華人社會緊

密連結，因此青年晚婚勢必導致生育延後，是人口負成長的直接因素。 

第三，青年失業率高會惡化社會不平等。青年就業境況與城鄉差

距高度相關。研究指出，北上廣深等畢業自一線城市大學的青年，疫

情前後的就業狀況沒有顯著改變，亦即就業狀況良好。這意味著失業

的青年有高比例來自偏遠地區或二、三線城市。比起一線城市的畢業

生，這些青年原已相對弱勢。若再找不到工作，將惡化社會貧富不均

現象。 

若再細分工作型態，可以大致將青年分為三類：（1）能夠在高失

業率時找到一般工作的青年人；（2）即便找到工作，卻是不穩定的工

作（precarious employment）的青年；以及（3）沒有工作或失業的青年。

第一類青年一般來自擁有工作能力或家庭背景優勢的群體；第二類人

的工作收入低、較沒有保障，即便找到此類工作，也難以長久維持。

最後一類的群體，則有高機率來自經濟弱勢、也是最需要經濟收入的

青年。無論何種分類法，共同點在於有經濟安全網的青年找到工作、

而需要工作的青年找到不穩定工作或沒有工作。因此，若將失業現象

配合人口分佈，既有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會被直接強化。畢業後第一份

工作對個人未來職涯發展有強烈的標誌性作用。更意味著畢業後沒有

工作的弱勢青年，在未來也較難找到固定的全職工作。陸社會不平等

問題在 21 世紀發展劇烈，甚至已成為不平等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青年失業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會加劇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社會現

象，並造成長期的社會發展問題。 

綜觀而言，青年失業將造成家庭衝突、並且加劇既有的人口問題

與社會貧富不均現象。這三種可能衍生現象皆是中共已然意識到且急

於處理的問題。可預料政府將維持既有的青年就業港、公務員增額、

補助企業僱用三年內畢業生等政策。然而雖然這些策略雖有一定成

效，但每年畢業人數不斷增長已成為長期現象，單靠政府調控恐難解



4 
 

決青年就業難題。官方需祭出更多且更多元的支持青年就業政策，例

如與大型或國際企業合作招募人才、增加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等，以

創造更多白領工作機會，讓大學畢業青年能夠投入勞力市場。 

 


